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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湖湘妇女运动发端于戊戌维新时期，勃兴

于辛亥革命时期，五四时期进入高潮。近代湖湘

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湘学精神有着非常密切

的关系。自南宋以来，一代代湖湘学者、思想家、

政治家不断对以经世致用、船山学说为主要内容

的湖湘文化进行诠释，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地域

特色的湘学传统，而湘学传统的延伸发展则铸就

了一种勇于任事、悦意进取、经世致用的湘学精

神。这种湘学精神使得湖南人在近代经世与革命

的浪潮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近代湖湘妇女

运动正是在湘人湘学的激荡鼓舞下兴起而勃发的，

其主要内容有废缠足、兴女学，要求妇女参政权、

经济独立权、婚姻自主权、教育平等权，等等。

近代湖湘妇女运动引领时代潮流，是同时期其他

各省的表率。

一 湘学精神是湖湘妇女冲破传统习

俗、反抗封建保守势力的精神动力

近代史上，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湖南，妇女

运动也明显走在全国前列。这首先得益于一批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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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湖湘志士敢于打破陈腐的思想

观念，挑战封建落后势力，他们自觉地把妇女解

放看成是改革图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利用报刊制

造舆论，主张废缠足，提倡婚姻自主，并创办“不

缠足会”，倡导兴办女子学校。

创刊于 1898 年 3 月 7 日的《湘报》是湖南第

一家近代日报，该报以谭嗣同、唐才常、黄遵宪、

易瑜等为主笔，大胆揭露封建陋习的危害，大力

提倡移风易俗。《湘报》对妇女缠足陋习的批判

最为引人关注。易瑜曾撰文曰：“溯中国自数千

年以来，悉皆扶阳而抑阴，重男而轻女，残其肢体，

纲其聪明，置诸废然无用之地而后已。”[1] 缠足

实质上是对封建礼教的维护。畸形缠足后的女子，

行动不便，独立谋生几无可能，不得不仰男人之

鼻息而生存，其人格之尊严丧失殆尽。缠足实则

成了妇女的精神枷锁，谭嗣同、黄遵宪甚至认为

缠足的危害足以亡国灭种。谭嗣同尖锐地指出：

“缠足之大恶……将不惟亡其国，又以亡其种类。”

黄遵宪撰文曰：废除缠足能“增千手千足”，能“攻

破匹夫匹妇之愚痴”，能“保四万万人之种族。”[2]

《湘报》通过批判缠足恶俗，把斗争矛头直接

对准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礼教，重挫了以叶德辉、

王先谦等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们的嚣张气焰。《湘

报》报人以敢于变革的勇气、摇旗呐喊的战斗精

神为湖湘妇女运动的兴起吹响了号角、提供了不

竭的精神动力。

为了更好地推动废缠足运动，1898 年 3 月，

在谭嗣同等人的主持下，“湖南不缠足会”成立，

并拟定了《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十条》，禁止

会内成员及其子女婚姻包办买卖，提倡婚姻自由，

号召会中成员财力有余者出资开办女子私塾，以

提高女子的文化水平。在湖南不缠足会成立以后，

邵阳、新化、善化、衡山、湘乡等县纷纷成立不

缠足分会，甚至连一些偏远山区如善化县东乡庾

峡，也出现了不缠足团体。在谭嗣同等维新派志

士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下 , 至 1898 年 7 月前后 , 湖
南全省参加不缠足会的成员已达数十万人。

而湖南的另一大颇具影响的报刊《大公报》则

在提倡婚姻自由方面为湖南妇女运动的发展发出

了时代最强音。五四运动时期，湖南长沙相继发

生了赵五贞、袁舜英两女子因对婚姻不满而自杀

的案例，一时之间，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热议。《大

公报》以此为契机，首先发起婚姻问题的大讨论。

毛泽东以馆外撰述员的身份积极参与其中，他一

人在《大公报》发表关于赵姓女子自杀的论文、

杂感就达 8 篇之多。赵女士因反对父母包办婚姻

而死，毛泽东一钟见血地指出：赵女士之死“是

三面铁网（社会、母家、夫家）坚重围着，求生

不能，至于求死的。”而整件事的背后则是“是

婚姻制度的腐败，社会制度的黑暗，意识的不能

独立，恋爱不能自由。”[3] 赵女士个人的悲剧是

整个社会的不幸，毛泽东因此提出了“改革婚制”

的主张。此后，周南女校学生袁舜英因不堪其夫

李振鹏的羞辱而投池自尽的事件，再次在《大公报》

激起了轩然大波。湖湘女杰、曾国藩之孙曾宝荪

面对摧残女性的残酷社会现实，作了了深入透彻

的批判分析，她说袁舜英之死是被社会所逼迫，“不

得不死”。对袁舜英毅然决然赴死之态度与决心，

作者认为这是“可敬可佩”之举。她说：“袁舜

英竟能超出此种恶社会心理，还我身体自由，一

死胜之，虽曰一蹂不可再振，然其立志之坚，临

事之决，令人生敬。”[4] 曾宝荪对袁舜英之举的

怜悯与褒扬其实是对封建恶势力的鞭挞，启发湖

湘妇女为追求婚姻自由而努力抗争。

以毛泽东、曾宝荪为代表的一群湖湘精英在

《大公报》上对婚姻自由的大讨论，让广大民众

认识到了包办婚姻、封建旧道德的面目可憎，引

起了人们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大反思，对湖湘妇女

运动的发展有着思想启蒙之功效。

二 湘学精神铸就了湖湘妇女独立的人格

“经世致用”是湖湘文化的重大特色，也是

湘学精神的重要体现。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宏

坚决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，主张把治学的立足点

放在为现实服务上，即“学”必须要“致诸用”。

湖湘学派还主张多“留心经济之学”，多研究有

关国计民生的实际知识，注重学问的现实可操作

性和实用性。

“恩格斯指出 :‘要解放妇女，必须让女性重

新回归公共事业’。也就是说妇女只有从事社会

生产劳动，才能找回她们的尊严。”[5] 随着妇女

解放运动的推进，湖湘有识之士认识到：只有在

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地位，才能真正使妇女摆脱被

奴役的悲惨命运。女子教育的兴办是解决女子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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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状况、谋求女子独立的有效途径。长沙最著名

的周南女校的创办者、校长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，

全身心投入女子教育。秉承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

传统，朱先生提出了“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，

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”[6] 的办学宗旨。结合

社会需求，考虑女性自身的特点，周南女校开设

了缝纫班、刺绣班、烹任班等，并积极组织学生

利用周末、暑期参与社会实践，提升动手能力，

为女生全面掌握职业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锻炼机

会。谋生技能的提高，大大提高了妇女在社会上

自立自强的能力。湖南女界领袖唐群英秉承“多

学则智，自立则强”的信念，致力于兴办女子实

业教育。她在给柳亚子的书信中提到：“近以时晦，

遁迹空山，节衣缩食，犹挈办女子手工、实业两校，

生徒近百人，造端亦至宏也”。她认为学习要将

动脑与动手相结合，实业教育更有助于女子摆脱

家庭束缚，实现自立自强。从 1921 年 9 月起，唐

群英先后在北京、长沙、衡山等地创办和筹办过

中央女学校、南洋女子政法大学、长沙女子政法

学校、自强女子职业学校、女子美术学校、衡山

女校、长沙复陶女校、岳北女子实业学校等 10 所

女子学校。[7] 领导过女权运动的唐群英日渐认识

到只有发展女子教育、培养学生的女权意识，才

能有效争取妇女权益。她曾率领家乡白果妇女冲

进祠堂，打破家族内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传统，鼓

励妇女积极维护自身权利。

这一时期，致力于献身女子职业教育事业的

女性教育家为数不少，如创办艺芳女中的曾宝荪，

创办影珠女学、隐储女师的唐黄琼、黄营佑，创

办衡粹女子职业学校的黄国厚，创办淑慎女学的

曾广铺，等等。

冯湘保先生在总结湖湘女性教育发展状况时

指出：“民国元年以后……惟女子职业教育的发

展速度超过男子职业教育。女子职业学校造就人

才之宏、影响社会之大，实有一日千里，职业学

校毕业的女子达万人以上。”[8] 女子职业学校的

蓬勃发展，使得为数可观的湖湘女子有了一技之

长，不再依附于男人，成为独立觉醒的一族。她

们中的佼佼者以解放妇女为己任，不断与封建顽

固势力做斗争，成为湖南乃至整个中国妇女运动

的急先锋，如我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

女部长向警予、著名妇女运动领袖蔡畅、革命烈

士杨开慧、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等。

三 湘学精神激励湖湘妇女积极参政、

投身爱国运动的大潮

湘学传统与湖南人的精神有着内在的统一性。

钱基博在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中指出：湖南“民

性多流于倔强。以故风气锢塞，常不为中原人文

所被。”湖湘学风受湖湘地域民性强悍之风的浸染，

湖湘学人“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，有坚强不磨

之志节。”陈独秀在 1920 年专门撰文赞扬湖南人

的精神，认为湖南人“坚忍不拔”，敢“扎硬寨”，

“打死战”。这种冒死抗争的精神在民国初年湖

南妇女的两次参政运动高潮中，表现得十分突出。

唐群英，湖南衡阳人，自小受湖湘文化的熏陶，

性格倔强。她 3 岁时便反抗母亲给她缠足，稍大，

常自称“穆桂英挂帅”，崇拜女中豪杰。1904 年，

唐群英东渡日本留学，追随黄兴、孙中山革命，

是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。民国建立后，唐群英

为争取女子参政权而四处奔走呼号。1912 年 2 月

20 日，因同盟会删去党纲中有关男女平权的条文，

唐群英便联络各地女子团体在南京开会，并着手

筹建女子参政同盟会。此后，她在北京发表《宣

言书》，号召广大妇女同心协力、捍卫女权。3 月

21 日，在得知参议院有违先前承诺、不得伸张女

权的消息后，唐群英乘参议院开会之际，率领妇女

代表 20 余人，打碎参议院的玻璃窗，踢倒门卫，

闯进会场严词厉色质问参议员们，制造了轰动全国

的“大闹参议院事件”。后人称赞唐群英率领女界

争权的行为是“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”[9]。

争取女权的斗争虽然没有取得成功，但唐群英

及其同伴们并没有气馁，她们一方面继续上书参

议院，争取女子的平等权利；另一方面又联络各

地的妇女组织，进一步扩大女权运动的声势。4 月

8 日，唐群英召集女子团体在南京开会，正式成立

了女子参政同盟会，唐群英被选为会长。5 月，临

时政府北迁，唐群英不顾袁世凯的阻挠，与王昌

国等联袂北上，继续力争参议院给女子以参政的

权利。10 月 22 日，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成立本

部，其他各省设分部，由唐群英任总理、王昌国

等为协理，领导全国的女子参政运动，女子参政

运动由此走向了新的高潮。

以唐群英为代表的湖南女性在全国的女子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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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运动中显示了湖南人倔强不屈、屡败屡战的抗

争精神，也为 20 世纪 20 年代湖南省内的女子参

政运动树立了榜样。

1921 年 3 月，随着湘省制宪自治运动的开展，

陈俶、吴剑、李左汉等女界精英以湖南女界联合

会为组织，以《大公报》为舆论阵地，不失时机

地向社会宣示女性的权利诉求，并提出了湖南女

界著名的五权宣言，伸张女性选举权与被选举权、

受教育权利、婚姻自主权、继承、保管财产权，

强调女子不得受歧视。湖南女界同仁表达了誓死

捍卫权益的坚强决心：“诸公如不采纳是不啻把

我们置之死地……流血惨剧，就在目前。”[10] 以

程子枢、程希洛等保守派为代表的省宪法审查委

员会议员对湖南女界的参政请求百般阻扰。女界

同仁奋起反抗，她们组织一支约两千人的队伍，

手拿旗帜标语，高喊口号，浩浩荡荡奔赴审查会，

逼迫审查员重新讨论宪法草案。两天后，在得知

最重要的承袭财产权未被通过后，女界联合会当

即决定选派 20 位代表前往审查会，与审查会会员

当面据理力争，情势之紧张令程希洛、程子枢不

敢参加会议；后经仇鳌调和协议，议案最终通过，

女界代表这才满意离去。

1924 年 6 月，湖南女界联合会恢复改组，以

朱其慧为正会长，王昌国、唐群英为副会长，部

门负责人包括吴家瑛、周天璞、黄宪裕、沈明范、

刘其超、曾宝荪等。至此，湖湘女界聚集了一批

精英人才，为湖南女权运动向纵深发展增添了坚

实的力量，时人评曰：“当此时中国女权之发达

恐无过于湖南者。” 
湖南女界同仁为争取妇女权益，不惜以武力和

流血牺牲与保守势力对抗，充分展示了湘女不惧

强权、敢于斗争的湘学精神。

湖湘文化造就了湖南人绵长的爱国主义情怀，

湘学精神激励湖湘妇女以天下为己任，关注国家

和民族的命运，积极投身到救国救民的火热斗争

中。回顾湖南近代史上的历次爱国运动，我们可

以发现湖湘妇女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

放运动中，还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中，

无不表现出爱国为民的昂扬激情。

“五四”运动爆发以后，以女学生为主的湖湘

女性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。1919年 6月 3日，

湖南省成立了学生联合会，周南女校的魏璧、蚕

桑学校的李思安积极参加了学联的组织领导工作。

6 日，在省立一女师的倡导下，10 余所女校成立

了长沙女学生联合会，并致函大总统，提出了“拒

绝签字”的要求，这是湖湘女学生第一次作为一

个独立的政治团体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立场。

17 日，稻田、艺芳、福湘、益湘、衡粹等 11 所女

校组建女学生励进会，“该会以增进女界之幸福

及提倡女子服务社会之责任为宗旨。”不久，省

立一女师又专门发布了《女学生提倡国货通启》，

表示：“我女界同人，分属国民之一，国家兴亡，

与有责焉，纵不能挥戈杀敌，效力疆场，然抵制

外货一端，则人人能尽之责。”[11] 为了切实践行

“女国民”的社会责任与担当，各女校有组织有

计划地开展爱国行动，如时任周南女校小学部教

员的蔡畅，积极参加游行示威，带领学生到商店

检查日货，指导学生排演揭露时弊、拯救危难的

新剧等。在省会长沙的辐射影响下，湖湘大地相

继出现了不少妇女团体，如衡阳女子救国联合会，

各地县成立的女子救国会、女子联合会等。这些

妇女团体组织以各种形式参与“五四”爱国运动，

如溆浦女校校长向警予，亲自带领学生走上街头，

游行示威，并声泪俱下地发表爱国演讲，号召人

们坚决抵制日货。在桃源，省女子师范学校女教

员陈敏文率领各班学生数百人进城宣讲抵制日货，

号召爱国……湘潭、常德、衡山、醴陵、宝庆、益阳、

湘西等地女学生也都进行了爱国宣传。

而在湖南掀起的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

走狗张敬尧的伟大斗争中，湖湘妇女更是立场坚

定、旗帜鲜明地参与其中。1919 年 6 月 3 日，包

括女子职业学校在内的多所学校学生先后举行了

“驱张运动”大罢课，更有一部分果敢坚毅的女

学生参加了驱张代表团，分赴北京、上海、衡阳

等地进行请愿活动和驱张宣传。其时，北京《晨报》

报道：“昨日旅京湘籍男女学生，因对张敬尧摧

残教育一事举行联合会”[12] ，商定驱张途径，推

举出男代表 9 人、女代表 3 人，在短短的几天时

间内，就组织发动了旅京湖南学生近千人参与“驱

张运动”。福湘女校的李思安作为北京请愿团的

代表之一，化装成农妇奔赴北京，在北京进行了

七次请愿活动，递送过三次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

的呈文，向北京政府控诉了张敬尧祸湘的十大罪

状。湖湘女学生以独立的政治姿态，积极参与“驱

张江洪：近代湖湘妇女运动与湘学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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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运动”，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为湖湘民众的权益

而抗争，为“驱张运动”的最终胜利贡献了自己

的力量。

在湖南全省范围内的反帝反封的政治洪流中，

以女学生为代表的湖湘妇女明确了自己的政治属

性，以“女国民”的身份担当起社会责任，为湖

湘妇女运动的发展谱写了壮丽篇章。

   
近代湖湘妇女运动走在全国的前列。以谭嗣同

为代表的湖湘志士以《湘学报》为阵地，放言抨

击封建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，为近代湖湘妇女运

动的兴起而鼓与呼。更有青年毛泽东借助长沙《大

公报》的广泛影响，鞭挞封建陋习，伸张妇女婚

姻自由权。从经世致用的湘学主张出发，以朱剑

凡所办周南女校为代表的湖湘女子职业学校蓬勃

兴起，为女子自谋职业、实现经济独立、进而获

得人格的尊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此期间，涌

现了一群经受湖湘文化浸染的湖湘女杰。唐群英、

王昌国等以虽“九死而无悔”的抗争精神为妇女

争取参政权；向警予、蔡畅、曾宝荪等或献身于

教育，或领导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。在她们身上，

彰显出湖湘女杰为民请命、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。

总之，近代湖湘妇女运动的兴起与发展，契合

时代潮流，在湘人湘学的激励倡导下，始终走在

时代的前列，为世人所瞩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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